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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冯广鉴，1942年出生
在滕县桑村农家。热爱教
育、擅长毛笔字的父亲，在
自家两间小西屋里，办了
个小私塾学堂。冯广鉴从
小受到儒家文化启蒙，喜
欢写毛笔字。新中国成立
后，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于1963年考入山东财经
学院。

1985年，冯广鉴拜当
代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
先生为师，开启了艺术人
生的新起点。朱复戡先
生时已86岁高龄，早已蜚
声艺坛，闻名遐迩。冯广
鉴师从朱老学做人，学艺
术，毕恭毕敬，从不懈
怠。朱老仙逝后，冯广鉴
精心筹划运作，极力争得
师母徐葳先生乐意将朱
老的遗作、遗物捐赠给济
宁，历时8年，殚精竭虑，
在济宁建起全国独家朱
复戡艺术馆，朱老弥足珍
贵的 1200 多件书画作
品、遗著、遗物入藏艺术
馆中。2021年，“朱复戡
艺 术 展 ”荣 获 第 六 届
（2021年度）山东省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
选“优秀奖”。

筹建“朱复戡艺术研
究会”，是冯广鉴对当代
文化建设的又一重要贡
献。

2004年，济宁市成立
“朱复戡艺术研究会”，冯
广鉴任会长。研究会是
一个辐射全国的学术团
体，自成立以来，克服资
金匮乏、人手缺少、资料
紧缺等重重困难，主编出
版了《朱复戡墨迹遗存》
等15卷（本），召开全国性
学术研讨会，开展对朱复
戡先生艺术成就的研究，
组织撰写、发表百余篇高
水平的理论研究文章。

研究会成立10周年
之际，举办了全国名家书
画邀请展，又在上海等地
举办展览，提高了朱复戡
艺术研究会的知名度，引
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与重视，成为国内当之无
愧的朱复戡艺术研究中心。

冯老酷爱吟诗作联，尤爱嵌名联、贺联。凡有所
作，皆站在时代潮头，抒发家国情怀，或感怀言事、讴
歌新风，或景仰英模、赞美河山，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
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每次随冯老外出，或参加盛大活动，或游览名山
大川，冯老于默默之中酝酿诗作，偶得好语佳句、鸿爪
雪泥，留下美好记忆，亦是人生一乐。

凭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冯老发起创办了济宁市
诗词楹联学会，并任首任会长。连续多年组织大型征
联活动，并结集出版佳联传世，又配合地方市政建设
征集对联。济宁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南池公园的大
门，以及亭台楼阁廊柱上的楹联，皆由冯老主持审定
把关，反复推敲、定稿，经由书法家书写后镌刻而成，
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和专家好评。

孔子曰：“不能诗，无以言”，书法亦如此。自有科
举制度以来，书法变成了文人的“脸面”，书法不好，文
章答卷的成色将大打折扣。冯老退休前多半从事文
秘工作，早年起草领导讲话，时有条件所限不及打印，
他一人起草，须数人誉抄，文思与硬笔功夫何其了得。

但写书法，更多的还是退休之后的事了。从繁忙
的领导工作岗位退下来，冯老的日程却安排得满满当
当。除了参与社会活动外，便陶醉在诗联书法的海洋
里，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冯广鉴的书法以草书见长，成就最高。草书是书
法中的高等数学，特点是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最宜抒
情；而其草书，受朱复戡先生影响颇大。朱老写草书
极重法度和出处，一点一划都十分讲究，绝不容有半
点的含糊。

朱老曾指出：“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
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草书的源
头应上溯至篆书和张芝、王羲之等先贤的经典，尤其
一再强调“以篆作草”，此乃朱复戡大师草书成功的重
要途径。

冯老深得朱复戡先生真传，看其作草，笔尖在宣
纸上跳跃，起伏，提按使转，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
舞。线条随笔锋的起落而如古藤缠绕，如乐音回旋不
绝于耳，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尤其他的小行草书
法，用笔精到，点划灵动利落，墨色浓枯相间，章法布
局得当，是其各体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与冯广鉴先生相知相处数十年，在亦师亦友
间。冯老的厚道，对朋友的热忱，对工作的认真，对老
师的忠诚，我十分钦佩。他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乐
于奉献，是我永远的榜样。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我
们会各抒已见，体现了孔夫子说的“和而不同”。

在长期的交往中，冯老不时纠正我的粗疏马虎，
大大咧咧，不够严谨细致。我则提出冯老的诗联书
法，过于追求法度的严谨，而缺少性灵的活泼生动；草
书中牵丝映带过于牵强，而显生硬呆板，作书时缺少
一种将军上阵时的激昂亢奋。

谈及草书中的牵丝映带，冯老前几年还自认为是
学王铎，是顺势贯气，近年在临习王羲之法帖、孙过庭
书谱中，悟出用笔出锋尖尖多、牵丝映带多的流弊，对
友人批评建议深表赞同和谢意，并在书写时留神关注
与纠正。由此可见一位老书法家虚心好学、孜孜以
求、不断进取的精神。

曹孟德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表达了虽然岁月迟暮，仍不停前进的远大
理想。冯广鉴先生以“老骥伏枥”作微信号，虽已80高
龄，仍在砚田耕耘，在艺海扬帆，仍在治学的路上前
行。“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只要传统
文化的种子依然在心里生根发芽，必将结出更加丰硕
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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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读到有关“黄河与运河融合发展”的
研讨文章，其中有“历史上，黄河为大运河提供
了原始水源”等一些说法，涉关山东的黄运历
史大事。

“原始水源”应主要是指最初、最早的水
源。中国历史上大运河开发利用最早的地区
在哪里？应该是在河流水系发达、先民渔猎生
产方式出现较早的江淮流域，而不可能在北方
的黄河。

据考古发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杭州水
田畈、吴兴钱山漾、江苏武进县等多地，挖掘出
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舟筏的木
桨，测定分别有7000年、6000年、5000年以
上的历史。说明在原始社会晚期，江淮一带的
先人们，就将河流用于运输了。前人经典文献
宋应星《天工开物》曾说：“四海之内，南资舟而
北资车”。中国最早开发利用的运河并不是以
黄河为水源。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尚书·禹贡》，据专家
考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书中托名“禹
贡”，提出以北方冀州为政治中心，建立一个九
州四海一统的治国方案。

根据书中设想，当时九州四海的所有河流
都通航，都通过黄河向冀州都城进贡。因此书
中所记，当时全部有名的河流都“入于河”“达
于河”“入于海”，从而到达冀州等。

然而，这只是当时有人的一种设想，并不
是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它所记全国河流
都通航、都成了运河，尤其是黄河也通航等绝
不是事实。

“入于河”“达于河”绝不能理解为“与黄河
同源”。正如现在的汾河、无定河、渭河、洛河、
沁河、汶河等多条河流都“入于河”“达于河”，
但它们绝不是以黄河为源。

因此，据《禹贡》说明“黄河是运河原始水
源”是不能成立的。但这也不是说《禹贡》所记
都是假的，至少它所说当时南方江、淮、泗等水
通航是真实可信的，如言：淮海、扬州地区的船
只可以“沿于江（长江）海（黄海），达于淮、泗”，
可从其他历史文献中得到佐证。

在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最早将舟船用
于战争，把水路作为军运和作战的重要条件。
在《春秋》《左传》与宋代《文献通考》中都有记
载。“用舟师自（楚）康王始”，楚康王三十一年
（前549年）“楚子以舟师伐吴”，还有楚平王六
年（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楚平王十
一年（前518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周景
王二十年（前525年）吴王僚乘船“余皇”号率
军攻楚，吴楚战于长江，“吴攻楚，交战于长
岸”；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
令伍子胥开胥河，以通松道。“胥河，吴王阖闾
伐楚，伍员开之，以通松道”。周敬王十六年
（前506年）昊又攻楚，败其舟师等。这些水上
的作战，推进了运河的开发。其主要是利用的
江、淮、泗水系。

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人工开挖
的运河是吴国的邗沟（公元前486年），它是以
淮河、泗河为水源，南通于长江。综之，中国古
代最早的运河并不是源于黄河。说大运河以
黄河为“原始水源”是无根据的。

山东省的运河历史悠久，其开发利用最早
的，是从济宁向南的泗河运道。自古以来，泗
水就是齐鲁大地南通江淮的水路要道。春秋
时期除了吴国开挖的邗沟运河直通齐鲁以外，
见于记载的还有齐渠（引淄水）、古皂河、汶水
等都是曾经通运的河。但它们都不是以黄河
为源，而是以发源于鲁中丘陵地带的泉水为
源。

有文章说：“运河本身没有水源”“如果真
想从历史记载中寻觅运河的源头，那就是黄
河”。然而，事实说明，邗沟、泗淮运道、齐渠、

古皂河、汶水等这些历史上早期的运河，都有
自己的水源，并且无一是来自黄河。

济水是古代流经豫鲁两省的一条大河，在
历代文献中，都与江、河、淮并称为“四渎”。该
水在几千年历史上深刻地影响了山东社会经
济和文化发展，堪称山东的母亲河。山东至今
有许多地名和历史印记就是以济水为缘起的。

在历史上，济水也有长期通运的记载。近
年有“济水是以黄河为水源”“济水是黄河支
流”等新说法，其实不然。

济水与黄河穿插，被分为西（北）、东（南）
两支。其西支源于河南济源县王屋山的泉水，
其东支实际的发源地是荥泽。荥泽除了来自
过河的济水、黄河水之外，则是由荥渎、柳泉、
广武涧水等三四条小河与当地地表水汇聚而
成的，并不是黄河水为主。

济水出荥泽向东流的过程中，经过豫北和
鲁西南地区，又先后纳入砾石溪水、索水、白
沟、黄沟水、沮水、汳水、羊里水、睢水、澶渊水、
濮水、瓠子、洪水、汶水等大小河流及潴泽近二
十条，浩浩荡荡流入大海。

古代的中原大地，曾是降雨十分丰富的地
区。从实质上说，济水正是以中原广大地区的
地表水，东流归海而汇集形成的一条河，是清
水，而不是黄水。所谓“济水以黄河为水源”

“济水是黄河支流”的说法，是对济水本质定义
的误读，是对历史文化的篡改。

我们现在所说的“山东大运河”，只能是指
“京杭大运河”，它开始于元代。元代山东大运
河的贯通，完全是利用的山东的水源，即以汶、
泗为代表，发源于鲁中丘陵地带的大量泉水而
形成的许多河流，根本与黄河无涉。正如明胡
瓒《泉河史》所言：“山东凡发地皆泉，其为漕河
之利者，不过三府十八州县二百四十四泉
也”。京杭运河，并不是以黄河水为源。

历史上的河南省段运河，确有多次引用黄
河水的记载，主要是鸿沟、通济渠、汴河这条线
路，引黄址都在洛阳、荥阳河段。但该地的引
黄，只是用以接通与下流清水河的连系，黄水
只用于运首的一段，并不是全程都利用黄河
水，而中下游诸多的清水河，才是运河的主体。

如鸿沟，据《史记》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
鸿沟，……与济、汝、淮、泗会”。通济渠，《隋
书·食货志》曰：“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
于洛（洛阳），又自板渚引河”，出河后自开封以
下经蔡水（蔡河），再经濉水入淮河等。

鸿沟，通济渠、汴河都是由多条清水河连
通而成，而每道清水河都是运河的水源，尤其
是处于中下流的泗、淮，更是整个运道中水源
最充分的河段。

有文献明确称，北汴河“是泗水的一条支

流”，只强调运河以黄河为水源，而不讲运河的
多种水源，是以偏概全的表现。引黄在运河开
通初时的确起了关键作用，但不久黄河就使运
道发生淤积、阻塞，成为航运的最大麻烦，必须
年年治理，“代有疏浚”。

如有文献说：“河水之入鸿沟者多，则经流
迟贮，不能冲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实鸿沟
致之”等，说明各条运河最后遭废弃无不都是
因为黄河。

自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改道江苏省，
至徐州以下侵夺了泗河，自此两水合而入淮。
在元代开通京杭运河时，仍是利用的泗河这一
条古运道，南通淮河。

有些著者称徐—淮这段运河是“借黄行
运”，但岂不知这段泗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运
道，实际是黄河侵占了运河。京杭运河贯通仍
是沿用的原运道，这里本无“利用黄河水”“借
黄行运”的必要性和意义──须知这段“借黄
行运”的运道并不是平安的，尤以从徐州以下
至邳州，叫作“徐州—吕梁二洪”的河段，是一
处闻名的航运患险段，漕事多发，素有“三洪之
险闻于天下”之称，至明代终于将该运道改迁
至泇河新线，离开了黄河。完全说明了“借黄
行运”行不通，将这段上千年古运道所断送的
正是黄河。

黄运从不是什么“亲家”，而是“仇家”。对
此，明代大学士、内阁首辅朱国帧曾深有痛感
地说：“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
一里之贼，其苦如此”。清代河道总督靳辅经
考察也感叹地说：“河之坏极矣！”

查阅历史可知，山东段京杭运河贯通元明
清六百多年，期间从未有与黄河发生过“融合”
关系，而只有冲突的关系。运河的最大灾患和
两次遭到淤废，都是出自黄河。

元代京杭运河通航仅六十多年，就在黄河
决口的冲漫下被淤废；明代永乐年间重开会通
河，正是为了避开黄河的冲犯，才由安民山的
元运河线路向东移了三十里。

但即使这样，张秋镇至戴家庙段运河，仍
处于黄河决洪的冲犯中，每发必使运道淤积，
漕舟梗阻，成为明清漕患最集中的一个河段。
其中的沙湾就是当时朝廷“治河保运”的中心
地带。明清两朝治理黄河的基本方针，就是

“北堵南疏”，导河水南流而不使其冲犯运河。
在山东南部，自明嘉靖年之后，由于屡遭

黄河冲漫，运道淤积，使漕运难以继续，不得不
先后开挖南阳新渠和泇运河，以及江苏段开挖
中运河等，都是为了避开黄河，因此才挽救了
运河的厄运。

由于黄河频繁决口，洪水三年两泛，使大
运河哪一年也没有安生过。最终还是在清末
铜瓦厢大决口（1855年）时，被黄河淤废而断
航。历史清楚说明，对于大运河来说，黄河始
终是最大的灾患，从没有过任何补益、助合作
用。

有文章说：“山东有着黄河、运河交汇的独
特地理条件”，还说黄运两河经过了“合久必
分、分久必合的纠葛”“黄河横贯东西，大运河
纵穿南北，两河在山东交汇”“催生了两大互通
相连的水系网络”等。这些说法对黄运关系构
绘了一种和谐、融合的美好图景。然而这种图
景在历史上何曾存在过？

黄河改道山东，只是近160多年来的事。
在京杭大运河贯通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主河道
从未在山东经过，两河之间何时发生过“交汇”
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当黄河改道山东
后不久，运河即被淤废断流了，它们根本不在
同一个水系年代，岂能“交汇”与“合久必分、分
久必合”呢？

历史上各朝代“治河保运”采取的方针，都
是“北堵南疏”，使黄河远离运河。在山东省两
河之间，哪里有过什么“两大互通相连的水
系”？如果当初山东真的有什么“黄河、运河交
汇的独特地理条件”，那么大运河还会被废弃
和断航吗？

黄运两河一条南北流，一条东西流，方向
流径各不相同，两者之间只有穿插关系，何来

“交汇”“合流”关系？
诚然，在山东运河史上，也曾有过与黄河

“交汇”“借黄行运”的经历，那只是在黄河决口
泛滥，冲断运河的形势下发生的，是一种灾患，
而绝非运河的正常状况。

铜瓦厢大决口时，黄河在张秋镇以南的寿
张县沙湾一带（今属河南省台前县），将运河截
为两段，南来的汶水再不能进入北段运河，北
段运河只能以黄水济运至临清。然而正是这
段以黄济运，不但没有使航运持续，反而成为
大运河的葬地。

运道很快被淤积，并且“旋清旋淤”，积淤
日益增多。尽管数次改变其穿运口，但航运仍
不能继续，最终不得不放弃治理而罢废。至今
黄河两岸的运河故道，仍埋于黄土之下而踪迹
无觅。这完全是运河与黄河“交汇”“借黄行
运”的结果。

事实说明，两河“交汇”“借黄行运”，绝不
是运河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一种灾患。山
东历史上黄运之间从未有过什么“互通相连的
水系”“融合发展”的机遇，更未有所谓“合久必
分、分久必合的”经历，有的只是冲突与黄河对
运河的侵犯，以及运河对黄河的排斥、防御、躲
避等。

从历史上看，黄河因其决口泛滥频繁、河
水涨消不定、泥沙淤积严重等特性，决定了它
不适于航运，也不适于济运。任何不同的水系
不仅不能与黄河发生连通、“融合”，而且必将
被其吞没。

历史上流经山东的许多著名河流，如济
水、菏水、瓠子、灉河、濮水、漯水、沮水、大小清
河等，无不被黄河所吞没的；而许多运河，如鸿
沟、通济渠、汴河、广济河、五丈河、宋金河、小
盐河等，也都是通航不久即被黄河所淤废。

尤其是自黄河来山东之后，在历史记载和
沿河民众的体验中，完全是一种灾难。

黃河侵占了大清河的河道，将河床数倍冲
宽，清水变成了黃流。在从鲁西南古陶丘华夏
文明遗址，至利津铁门关一千多里的大地上，
多少璀璨的文化古迹、古城池、古县治、繁华盛
地被沉没，大量农田、村庄塌陷河中。洪水三
年两泛，沿线的良田庄稼屡被淹没，百姓房倒
屋塌，牵儿带女四处逃荒，有大批百姓为讨生
计下了关东等。

历史上山东省西部、北部大平原本是广袤
的良田沃土，但自从黄河来此后，沃野全部变
成了黄沙，土地恶化，收成稀薄，有的成为盐碱
地，草木不生等，环境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加深
了广大地区的贫困化。这反映了历史上黄河
给沿岸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谁能说出黄
河给山东带来的和谐、“融合发展”、造福于百
姓的事实吗？

历史俱往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治黄工
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黄河的状况发生了根本
改变。在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关于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
国家对大运河复航也作出了决策部署，标志着
新中国治黄、兴运进入一个新时代。

①运河穿过南阳岛 ■成岳 摄影
②京杭运河与黄河
③济水、邗沟、汴河与泗淮运道
④广济渠示图
⑤清末兰阳黄河改道决口冲犯运河示图

■资料图片

黄河是大运河的“原始水源”吗
姜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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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
全民参与，全民行动——从现在起，全市

上下已迅速掀起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热
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争创
文明典范城市，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幸福济宁，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市——人人彬
彬有礼，户户和和美美，处处干干净净，群众是

最大受益者。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需要大家的共同

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我们济宁人都
是主角，都是创新者、创造者！

从今天起，本报在《文化周末》特别开设
《我的城市我的家——济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我来说”》话题专栏，欢迎全市各界读
者——济宁的每一位主人，发表自己的想法、

看法，以及您在创城行动中看到的生动事例和
全体家人积极参与创城的典型，用生动形象的
语言讲述创城带来的崭新变化和惠民利好。

话题不拘字数，可以是一事一议的真知灼
见，可以是声情并茂的真实故事，也可以是反
映文明济宁新变化的美图随拍，凡能表达投身
创城、有益创城的大情小事，可以表达您的创
城美好期待和愿景，都可以写给我们。

在这里，也特别欢迎关心济宁、喜爱济宁、
祝福济宁的各地读者嘉宾惠顾。

您的话题可直接发送到《文化周末》投稿
邮箱：jnrbzhoumo@sina.com。

我们期待您的踊跃参与！

济宁日报《文化周末》编辑部
2022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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